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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人，她7次来到齐鲁晚报，每次捐出2

万元现金，然后留下一个心愿，转身离去。没人知

道她叫什么，她也从来不准记者拍照，虽然相识多

时，我们只能称呼她为“天使老人”。

济南有位全国“绿色出行达人”，退休了，他还能从平阴县骑自行

车到济南送稿子，再骑回去，而摩托车都撵不上他。他家里很富裕，可

他就是喜欢环保低碳的生活。 本期策划 张洪波

编者

的话

对于老人捐款这件事，虽
然街头巷尾议论，报纸常在报
道，可是老人的女儿，甚至邻
居，至今不知道这个公众眼里

的天使就是身边这位孱弱的
老人。

对于隐瞒身份这件事，老

人态度很坚决，“就等我死后
吧，孩子如果整理遗物，或许
会发现母亲的这个秘密。”

虽然没有光辉的色彩，但
缺少了周围人的知情，老人的
日子过得很平静。她可以随时
上街走走，与邻居老头老太太
拉拉家常。

时隔近两年，虽然我们不
清楚老人姓甚名谁，但她却依
然是我们眼中的那个天使。

格记者手记

死后才会

公开秘密

从 2008 年 11 月 25 日到
2010 年 8 月 30 日，“天使老
人”七次来到齐鲁晚报，共捐
出 14 万元现金。她不留姓名，

不留联系方式，也不让拍照，

每次只是拿出 2 万元现金，说
出一个心愿。

2008 年 11 月 25 日，老人

第一次到报社，拿出 2 万元帮
助农村贫困老师。

2009 年 1 月 5 日，老人捐
善款两万元，希望帮助在济南
打工的农民工。

2009 年 5 月 26 日，老人

第三次来报社。“儿童节快到
了，我想帮帮农村的孩子们。”

2009 年 7 月 24 日，“天使
老人”第四次现身本报，给军
烈属送关爱。

2009 年 12 月 21 日，“天
使老人”第五次到本报，资助
农村残疾人。

2010 年 5 月 11 日，“天使
老人”第六次来报社，希望能
帮助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学
子。

2010 年 8 月 30 日，“天使
老人”第七次来报社，帮助舟
曲受灾的孩子们。

格链接

“天使老人”的

七次善举

“以后只要凑够两

万元，我还来”

2008年11月25日，一个很冷

的清晨。

山东新闻大厦员工通道处，

齐鲁晚报机动新闻中心主编王

立龄见到一位神秘老人。

“一位很普通的老太太，说

是要捐钱，在楼底下焦急地徘

徊。”虽是第一次见面，但老人那

种很着急很执著的眼神，让王立

龄至今难忘。

银灰色的头发，戴着眼镜，

很是慈祥，穿一件蓝色的羽绒

服，有些旧。鞋，也是那种很普通

的灰色棉鞋。这是老人留给他的

第一印象。

“报社是不能随便收钱的，

哪怕是捐款，等有机会吧。”把老

人请到办公室，王立龄把报社的

规矩跟老人讲完，她却一脸的着

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

“我相信你们报社，一定帮

帮我。我都这把年纪了，再等

就……”老人的真诚、善良让人

很难拒绝，王立龄只能答应暂时
保管这笔钱，老人这才擦干了眼

泪。从随身一个布包里，老人掏

出两个一次性白色塑料袋。这种

布包年纪大的人都见过，蓝色

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流行，

但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两个塑料袋里，是一沓沓的

百元钞。“这是两万块钱，一沓

1000 块，你数数。”钱堆在面前，

能闻到很浓的药品气味。

老人仿佛看穿了记者心思，

“塑料袋是装药用的，我心脏不

好，得吃药。”老人有些不好意思

地解释说。

王立龄请老人坐下，请她谈

谈想把这笔钱用在什么地方。老

人说：“我想把钱捐给乡村的老

师，经济困难的，他们很不容

易……”然后，她一股脑把钱塞

进了记者手里。

“那我们怎么联系您，让您

了解钱的去向？”记者问。老人

说：“我相信你们，通过报纸联系
就行了。”

这时，摄影记者拿着相机进

来，老人赶紧摆手，“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我不想这样。”相机闪

光灯闪了，老人突然转过身去，

“不要这样……”语音哽咽，老人

又哭了。

“不要问我名字、电话，我只

想通过你们把钱送到乡村教师
的手里。”老人的举动触动了记

者心中最柔弱的神经，尊重老人

的意见或许就是对老人最好的

报道了。

在本报盖章的收据上，老太

太写下了“爱心捐款人”的落款。

“以后只要凑够两万元钱，我还

来。”临走时，老人留下了郑重的

承诺。

水泥地，老家具，

餐餐吃煎饼

帮助生活困难的乡村教师，

本报帮老人实现了心愿。老人也
没食言，短则俩月，长则四个多

月，只要攒够了两万元，老人就

会再次来到报社。从第四次来报

社开始，那位神秘的老人，不知

不觉已被称为“天使老人”了。

邱钊说：“她身体还好吗？临

走想跟她说一声，一直没联系
上。”如今已不在本报工作的邱

钊，算得上是与老人接触最多的

记者，与老人感情也最深。

从老人第一次来到报社，连

续四次，都是他接待老人，他也
是至今唯一一个去过老人家的

记者。

“老人心脏不好，每次来报

社都找不到地方，坐电梯，经常

犯晕。她真是一个好人。”说起老

人，邱钊一脸的心疼。

能去老人家，是一次很偶然

的机会。

2009 年 7 月 23 日上午，老

人第四次来报社，也许是彼此相
熟了，送她下楼打车时，对于邱

钊送她回家的坚持，她没有拒

绝，只有唯一一个要求，保密。

邱钊说，虽然知道老人的住
所，但他会尊重老人，按照之前

的约定，除非老人同意，不会擅

自公布她的住址。

老人一个人生活，十多年

前，儿子和丈夫患病相继去世，

如今仅剩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

“我现在这么做(捐款)，既对得起
死去的人，也对得起活着的人。”

房子是老房子，进门前，老

人攥着邱钊的手说：“房子太简

陋，你别见怪。”虽然做好了心理

准备，邱钊还是大吃一惊。

地面还是水泥地，家具也大

多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家里的

摆设虽然简朴，但很整齐，很干

净。

“都没坏，不舍得扔。”老人

笑了，指着客厅里一个实木的方
形桌子说：“这是我结婚那会儿，

婆婆送的。”

老人低头，蓝色上衣下半截

有明显的缝补痕迹，老人好几次

都是穿这件衣服来报社的。察觉

到记者的眼神，老人指指上衣，

说：“女儿穿剩的，缝补了一样

穿。”

另一间屋子里，桌子上晾了

很多铺开的煎饼。“我习惯吃煎

饼，一次买上 3 斤，放在家里慢

慢吃。”老人吃饭很简单，午餐晚

餐都是西红柿汤泡煎饼。

光吃煎饼？邱钊心里突然堵

得难受，为老人心疼。“吃腻了也
买几个大包子，天热我还吃雪糕

呢。”老人安慰邱钊，这点在外人

眼里再平常不过的食物，到这

里，却成了最奢侈的食物。

“抗日、解放战争我都经历

过，困难时期，肚子都吃不饱。我

们这一代人，吃过很多苦，受过

很多难，能过现在的日子，我已
经很知足了。”老人说。

“只要我活着，

我还会来”

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天使老

人”的存在，但除了报社几名伙

计外，很少有人见过老人。即使

碰面，也未必知道她是谁。

2010 年 8 月 30 日，老人第

七次来报社，我却是第一次见到

她。因为报社内部装修，部门临

时搬到了 13 楼。

问了好多人，在电梯里转了

好几圈，老人才被同事扶到办公

室。“换人了？王主任没在？”老人

有点局促。

扶老人坐下，要给她倒水，

她抓着手不让，要给王立龄打电

话，她更是不肯。“我坐一会儿等

等，我来得不是时候，可别耽误

你们工作。”老人有点不好意思，

坐在沙发上很不安心。

陪她聊了会儿天，老人讲的

是自己的一些经历。出生于大户

人家，念过私塾，去过洋学堂读

书。一辈子过惯了苦日子，习惯

了简朴，钱多也花不着，不如给

有用的人。

捐出来的钱都是老人的退

休金，每月发了钱，老人就把它

取出来，一沓沓叠好，攒够了两

万就送到报社来。“过几个月，天

冷了，我还得来，到时候孩子该

穿棉衣了。”老人已经惦记起了

下次。

还是那个蓝色布袋，还是两

个白色塑料袋，还是整整齐齐的
20 沓钞票，每沓 1000 元。“钱有
点少了，但这是我的全部能力

了。”王立龄来时，老人把钱递上
去，老人这次想把钱捐给舟曲受

灾的孩子。

找出上次为“山东哥哥”捐

款的报纸，老人戴上眼镜，看得

很认真。“对你们报纸，我很信

任。”老人笑着说。

临走，老人将报纸叠好，把

“山东哥哥”隋刚送的字画，连同

善款的收据，一同放进蓝色的老

式布袋里。

“以后不在了，女儿整理遗
物的时候，也让她知道钱是怎么

花出去的，希望她像我一样做些

善事……”

跟往常一样，对于自己的个

人情况，她仍是三缄其口，姓名、

联系电话、住址都不说。

送老人下楼，电梯里，老人

紧紧抓住我的手，“心脏不好，坐
电梯有点怕，不知道以后还能来

几次。”

我要送老人回家，老人急

了，“不用送，不用送，我自己坐
车回去就行。”在楼下，老人推开

我，让我回办公室。公交车来了，

老人赶紧上去。

“只要我活着，我还会来。”

公交车启动，老人慢慢从我的视

野消失……

过了几天，拿着老人的钱去

银行汇款，自动存取款机里，哗

哗哗，200张人民币，197张通过，

退出三张。再存，三张全部过关。

用自动存取款机存过钱的

人应该都知道，能有这么高的通

过率，只能说明，这些钱叠得

不是一般的规整。

这是一位神秘的老人，她来过齐

鲁晚报7次，每次捐出2万元现金，一共14

万元。每次她都说出一个心愿，留下一个约

定，然后离去。

她没有告诉过我们姓名，也从来不准镜头

对准她。记者除了知道她已年逾八旬，是一名退休

医生外，别的则是一片空白。记者和被资助者们只能

约定称呼她为“天使老人”。

“天使老人”第七次出现，是在8月30日上午，这次她

又带来两万元现金，捐助舟曲受灾的孩子。

7次捐款14万，老人不留姓名，

不让拍照

神秘的
“天使老人”

本报记者 崔岩

背影（与文中

人物无关）。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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